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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德国联邦统计局的数据，2020年

德国人口总数为 8320万人。因移民数量减

少、出生率未增长且死亡率高于预期，德

国自 2011 年来首次出现人口“零增长”。

面对人口方面出现的巨大挑战，德国如何

应对？

统计数据显示，德国生育率目前维持

在每名妇女生育 1.54个孩子，这一比例目

前在欧洲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

2020年德国新生儿数量仅为75.5万人，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去年德国死亡人数高

达98万人。此外，疫情使德国外来移民数量

锐减。2015年难民危机以来，德国净移民数

量一直在不断减少，去年仅为22万人。

联邦统计局分析指出，德国人口基本

保持稳定主要得益于长期以来的移民净流

入。历史数据显示，自 1972年起德国死亡

率就已经高于出生率，如果没有持续的移

民输入，从那时起德国人口就已开始负

增长。

德国城建研究所的一项测算显示，未来

20年德国人口数量将呈现出总体稳定略有下

降的趋势。至 2024年，德国人口将由现在

的8300万人左右下降至8190万人。但这一

下降趋势较此前的预期要缓和很多。分析认

为，大量稳定的移民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

德国人口大体保持稳定的重要原因。

在人口总数保持相对稳定的同时，德

国老龄化趋势仍在继续。2020年德国65岁

及以上人口数量为 1800万人左右，占总人

口的 22%，略高于欧盟的平均水平。这一

比例在未来20年内还将继续增加。

数据分析显示，德国人口平均年龄将

从 2020 年的 44.6 岁增加至 2040 年的 45.9

岁。联邦统计局的另一项测算显示，至

2030 年，德国 65 至 74 岁的劳动力人口数

量将超过20岁以下的劳动力人口。

老龄化不断加剧给德国经济发展带来

了一系列的问题与挑战。作为世界上最早

建立社会福利体系的国家之一，虽然德国

的养老金体系已有着丰富的运作经验，但

老龄人口总数不断增加依然给国家财政带

来巨大的负担。

为了应对老龄化给社会经济带来的挑

战，德国自 2012年起开始实行渐进式延迟

退休政策，将法定退休年龄逐步推迟至 67

岁。根据该政策，2012年至2023年，退休

年龄每年延长一个月，2024年至2029年每

年延长两个月。

近期，德国部分专家建议应当将法定

退休年龄再延长一年至 68岁，但这一建议

遭到多方的批评与抵制。批评者认为，一

味延迟退休对社会产生的冲击太大，给老

年人增加了沉重负担，甚至是“反社会”

的。但也有支持者表示，退休年龄应当与

人口预期寿命关联考虑。随着德国人口预

期寿命不断提高，退休年龄应适当延后，

这样才能从社会、经济与财政等层面维持

养老金系统的正常运作。

除了退休年龄延后外，德国很早就开

始实施鼓励生育的政策以提高人口出生

率。目前，在德国生孩子，可以享受较长

的产假和育儿假，在育儿期间领取育儿津

贴，每生一个孩子还可以领取每月超过

200 欧元的育儿补贴，三孩、四孩的补贴

额度还会有所提高。除此之外，未成年子

女和没有收入且未满 23岁的子女均可享受

免费医疗保险。近年来，德国企业在社会

和政治压力下对女性员工在育儿期间的雇

佣政策也在不断优化。

尽管如此，德国人的生育意愿仍然不

高。调查显示，具有较高受教育水平的德

国人生育意愿明显低于受教育水平相对较

低的群体。愿意生育超过两个孩子的德国

女性数量仍然很少。

德国人口“零增长”
本报驻柏林记者 谢 飞

据日本总务省最新发表的 2020年国家

基础调查速报，截至 2020年 10月 1日，包括

外国人在内的日本总人口为1.2623亿人，比

15年前减少86.82万人，降幅为0.68%。日本

47 个都道府县中有 38 个道府县人口下降，

特别是 1950年以来日本人口总数首度跌出

前十位，成为世界排名第11的人口大国。《每

日新闻》惊呼“人口下降趋势明显”。

数据显示，日本东北偏远地区的秋田

县人口下降 6.16%，岩手县下降 5.34%，青森

县 下 降 5.32% ，全 国 1719 个 市 町 村 中 有

1416 个市町村人口下降，降幅超过 5%的地

方自治体达到一半以上。家庭平均人口

2.27 人，也为历史最低。仅有东京、大阪、

福冈等城市圈人口增加。有评论担忧日本

“面临人口下降而造成国家破产的可能”。

造成日本人口下降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首先，城市化、工业化等社会变化使家

庭规模越来越小，除农村外鲜有三代同堂，

“核家庭”成为常态。其次，日本泡沫经济

破裂之后开始的劳动力市场改革使派遣

工、合同工等非正规职员增加，经济基础不

稳导致结婚、生育比例下降。据统计，欧洲

国家家庭抚养费占 GDP总额的 3%左右，而

日本仅为 1%，可见家庭财力明显不足。再

次，虽然 70%的育龄妇女实现了就业，但日

本缺乏帮助职业妇女育儿的社会机制，男

性育儿假休假比例仅为 7.48%，女性负担过

重影响了生育欲望。

日本在人口减少的同时，人口结构也

发生重大变化。在上世纪 70年代日本人口

首次达到 1 亿人时，老龄化比例仅为 7%左

右，据预测到本世纪 40 年代中期日本人口

将减少至 1亿人左右，但老龄化比例将达到

40%，大大高于西方国家 20%至 30%的水

平。另据日本总务省统计，截至今年 4 月 1

日，日本 14 岁以下儿童人口仅为 1493 万

人，同比减少 19 万人，这是 1982 年以来连

续 40年下降，仅为 1950年 2943万儿童人口

的一半。儿童占总人口的比例仅为 11.9%，

再创历史新低。同时 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

从 1980 年的 1065 万人增至今年的 3630 万

人，占到总人口的 28.9%。日本已经成为少

子老龄化现象最突出的国家。

2020 年日本新生婴儿 84.083 万人，同

比下降 2.8%，大大低于日本国立社会保障

人口问题研究所 2017 年提出的 2020 年新

生人口 89万人的预测值。据厚生劳动省统

计，妇女一生平均生育人数 2015 年曾一度

回升至 1.44人，到 2020年又降至 1.34人，连

续五年下降。新生人口下降将造成劳动力

人口减少，使日本的社会活力、经济实力走

低。劳动力人口下降的同时老年人增加，

将导致医疗、养老等社保负担加重，甚至难

以为继。

本世纪以来，日本政府为提高生育率

采取了多种举措，但收效甚微。安倍政府

时期的“新三支箭”，就包含鼓励生育和支

援育儿等多种措施，提出为实现平均生育

率 1.8 人的目标，“创建任何人都能实现结

婚、生育愿望的社会”，但目标远未实现。

日本首相菅义伟最近提出创设“儿童厅”，

将厚生劳动省、文部科学省、内阁府等机构

的相关职能合并，为育儿及儿童教育提供

更大支持，促进人口增加。今年 6月份新修

订的“育儿、护理老人休假法”规定，企业有

义务鼓励员工休育儿假，并采取更加灵活

的休假方式。

为增加劳动力、减轻社保负担，日本已

将职工退休年龄从 60岁延长至 65岁，最新

制定的法律鼓励企业、机构为员工实现 70

岁退休而努力，并鼓励更多妇女就业。

引进外国劳工成为日本政府的救急方

略。据日本法务省出入国管理厅统计，

2015 年在日外国人总数为 223.22 万人，去

年底长居日本外国人达 288.59 万人。另有

预 测 2019 年 日 本 劳 动 力 缺 口 就 达 60 万

人。为此 2018年日本修订《出入境管理法》

并制定新签证制度，对餐饮、建筑、护理等

14个行业新设立了外国人来日工作签证和

高级技术签证，但由于禁止普通体力劳动

者携家属同行，工作一定年限后又必须离

开日本等苛刻条件，外国劳工人数难有更

大增加。

日本“少子老龄化”
本报记者 苏海河

2020 年末，印度国内人口达到 13.8

亿人，不仅稳居世界人口数第二名，与中

国在人口上的差距更是在逐步缩小。近

十年来，印度人口增长速度依旧居高不

下，平均年增长率为1.11%，每年净增1500

万以上的人口。根据联合国此前发布的

《世界人口展望》，大约在 2027 年印度人

口就会超过中国人口，一些西方的人口专

家甚至认为印度可能在 2025 年赶超中

国，成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

人口基数大，往往意味着国家在发展

过程中能够享受到较好的人口红利。然

而在印度，“人口红利”一词恐怕要打上一

个问号，甚至有一些人认为所谓印度的

“人口红利”就是个伪命题。印度并没能

像历史上的日本、韩国一样，搭上人口红

利的便车让国家经济腾飞起来，反而被

贫 富 不 均 、失 业 严 重 等 问 题 深 深

困扰。

印度“有人口，无红利”现

象背后的原因很复杂，概括

而言就是男女地位有别、

教育资源不均等诸多

因素造成了本国人

口素质问题，人

口增长中有相当一部分无法转化成劳动

力增长，能够构成劳动力的人口中也有近

一半因受教育水平低，只能从事与农业相

关的工作，对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推动

微乎其微。

高速增长的人口对于印度而言不是

什么好事，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但

是，数十年来，印度历届政府的人口控制

政策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时至今日印

度人口仍在“野蛮生长”。其实，无论是从

经济角度还是政治角度来看，人口控制对

于印度而言，着实不是一个简单的任务。

现如今，印度年粮食产量在 3 亿吨左

右，人均粮食占有量仅略高于 200 公斤，

远低于人均 400 公斤的国际粮食安全标

准线。然而，印度农业机械化和现代化的

程度不高，并没有将工业化的成果应用于

农业发展。于是，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印

度民众普遍选择多生孩子。农业科技尚

未迎来变革，粮食产量无法实现飞跃，产

量提高的速度自然比不上人口增长的速

度，最后的结果就是人均粮食反而越来越

少，粮食增产问题陷入恶性循环，人口增

长也难以控制。

实际上，自 1952 年起，印度就提出了

人口控制计划，甚至中央政府还在各邦设

立了专门委员会，然而道路可谓坎坷之

极。“政令不出新德里”，人口控制的政策

到地方上并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执行，各邦

人口增长没有得到有效遏制。1975年，当

时的印度总理英吉拉·甘地决定实施强制

性节育，共完成绝育手术 800 多万次，却

引发民众强烈不满，这也成为她之后下台

的一个重要原因。有了历史教训，“节育”

可以说是所有印度政党的禁区，各党派为

了讨好选民纷纷选择鼓励生育，现任总理

莫迪所在的人民党在提倡生育一事上更

是十分积极。由此，印度人口的增长局面

难以扭转。

印度教的种姓制度让许多文化观

念在民众中残留，许多人难以接受

生育控制这一理念，这确实是不可

忽视的历史因素，但当前印度人口

控制难上加难，更多是

由印度社会各个领域管

理失序的现状所导致的。目

前，印度要想将国内庞大的人

口数量真正转化为人口红利，推

动国内经济社会朝着更高水平发展，

恐怕并不容易。

印度“有人口，无红利”
本报记者 施普皓

2021 年 7 月 11 日，第 32 个世界人口

日，人口话题再次引发关注。

虽然各国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

人口状况和面临的人口问题也不尽相同，

但人口负增长、人口老龄化越来越成为不

容忽视的问题。

联合国人口基金发布的《2021 世界人

口状况》全球报告显示，现阶段世界人口总

数为 78.75 亿人，与 2019 年发布的世界人

口总数 77 亿人相比虽仍保持正增长的趋

势，但增速在放缓，更多国家开始出现人口

萎缩的现象。

报告同时释放一些信号：世界人口增

长的分布出现极不平衡的现象，最不发

达的地区将成为人口增长最快的地

区，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将成为截

止到本世纪末人口增长的主要动

力；而世界其他地区的人口将在

本世纪末结束之前达到峰值并

出现下降，进入负增长时期。

伴随着经济发展，人口负增长

和人口老龄化将成为常态化

问题。

人口负增长和人口

老龄化，二者相伴而生、

相互作用。首先，人口

负增长将会造成劳动

力短缺。一方面，劳

动效率会随之下降，

影 响 经 济 发 展 进

程；另一方面，导致

更 多 国 家 出 台 延

缓退休政策，反而挤占了工作机会，影响生育

意愿，进入恶性循环。其次，加速的人口老龄

化将加重国家对老年人口的保障负担，不利

于社会保障的均等化。最后，即使人口总量

的减少会减轻资源环境的负担，但随着个

人消费的不断升级，人口负增长仍将影响

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面对这一难题，各国都在想方设法加

以应对。一是做好社会保障工作，加强

制度完善，为老年人口创造良好的社会

环境。二是制定中长期人口发展战略，

以长远眼光应对不断变化的人口结构。

三是为适应不断变化的人口规模和人口

结构，调整相应的经济结构，使人口变

化与经济发展相匹配。

世界各国是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

体，为了“可持续发展”共同目标，各

国需要团结起来，一道努力，共同

应对。

全
球
人
口
负
增
长
不
容
小
觑

刘

畅

世
界
人
口
两
极
分
化
难
题
待
解

本版编辑 周明阳

美 编 高 妍


